
 

 

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吴义东1，2，厉诗辰1，王先柱1

（1.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2.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住房公积金作为用人单位给予职工的一项福利待遇，其缴存是否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就

业稳定，进而促进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文章使用 2016 年、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

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

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层面的“安居效应”及工作层面的收入效应、岗位认同效应、工作价值观效应是

住房公积金影响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主要内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住房公积金对个体权利意识

低、家庭无外债、中高收入、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性别

与住房产权层面看，公积金的稳就业效应对男性无住房产权劳动者来说并不明显。另外，对于工作

时间为标准时长及适度超时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其就业稳定性将会因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提升，但对

重度超时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公积金的稳就业效应并不存在。文章结论表明，应深化住房公积金制

度改革，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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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

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多出有利于稳预

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就业是维护社会稳定

的“压舱石”，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是

衡量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稳定就业对

于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及社会和谐稳定均存在正面效应。“转换者和

停留者”模型认为，不稳定的个人特征将使得转换者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于停留者。当劳动者的

就业状况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偏低的就业质量可能导致劳动者面临收入减少等职业风险。从企

业视角看，“短工化”情况不利于企业培养高素质、高匹配度的员工队伍。另外，招聘及岗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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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等产生的额外成本会降低企业整体生产效率。如果劳动力就业不稳定，那么这会不利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生福祉的基础性工程，既能满足劳动者在就业、住房、养老及医

疗等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提升劳动者生活品质，也有利于劳动者就业。住房公积金是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显著提升缴存者住房购买能力。对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劳动者

而言，其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出于“安居乐业”和定期偿还贷款等

现实因素，他们可能有较高的就业稳定性。同时，在当前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门槛不断趋于

宽松的背景下，公积金提前储蓄、免税、低息贷款等所带来的“隐藏性”收入功能使其在居民收

入结构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外，公积金制度为缴存职工提供的机会公平与权利保障等也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工作评价，进而实现稳定就业。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功能发挥及就业稳定性进行了探讨，但较少有学

者将二者结合，探讨住房公积金与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唐珏（2022）、万海远等

（2024）虽然从企业视角探讨了公积金降费对稳定就业的影响，但考虑到公积金制度是我国民生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缴存者提供

了保障。因此，本文从劳动者的研究视角，探讨公积金缴存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影响，这

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公积金制度“保民生、稳就业”的内在原理。本文使用 2016 年、2018 年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系统地对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并且这一影响将会因劳动者

个体、家庭或工作行业类型等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层面的“安居效应”及

工作层面的收入效应、岗位认同效应、工作价值观效应是住房公积金影响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

主要内在机制。此外，公积金制度的稳就业效应仅对工作时间为标准时长及适度超时工作的劳

动者适用，而对重度超时工作的劳动者则没有明显效果。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相较于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学者们对住房公积金

与就业稳定性之间的相关问题仍然缺乏关注，且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端视角探讨公积金制度与

就业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劳动者视角探讨公积金缴存对劳动

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了经验参考。第二，目前较少有学者从“共同富裕”机

制即“安居”和“乐业”视角探讨公积金制度与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劳动价值论、

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等经典理论，以住房及就业这两个重要的民生领域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

公积金制度对就业稳定性影响效应的内在机理，这对切实解决“稳就业、保民生”等问题以及进

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三，本文在研究住房公积金与劳动者就业稳

定性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工作时长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的异质性影响，揭示了公

积金制度对不同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样本选择与研究设

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就业稳定性的定义与测度

当劳动力市场中所能保证的劳动力供给与当前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模式相

匹配，则意味着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凌珑，2023）。经济学上往往将这种劳动力与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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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程度定义为就业质量。基于这一基本内涵，在当前研究中，通常利用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以衡量就业质量，如果劳动者在其从事的工作岗位中投入的人力资本与该工作岗位所能提供的

福利待遇具有较高匹配度，双方均愿意维持当前状态的雇佣关系，这样就具有就业稳定性。如

果双方之间匹配质量过低，则可能会造成其中一方或双方不满当前的雇佣状态，从而进行工作

转换，即出现就业不稳定情况（Mortensen，2011；邵敏和武鹏，2019）。已有研究关于就业稳定性

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借助问卷形式对受访者进行直接提问的主观测量法、比值法及

综合指标法（张艳华和沈琴琴，2013；孙学涛等，2018）。而衡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常用的指标也

可以分为多种，如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工作转换的次数、工作期限长短、劳动者与雇主之

间是否具有稳定的雇佣关系等（张艳华和沈琴琴，2013；明娟和曾湘泉，2015；李中建和袁璐璐，

2017）。随着当前社会不断进步，劳动者将更加注重自身价值判断的主观感知，因此如工作满意

度、职业期待吻合度、离职意向与职业发展前景等主观性指标也逐渐被学者们加入就业稳定性

的统一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Mira，2021）。

（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观点认为，当前很多因素会影响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这些因素大概可以概况为

四点：个人层面、家庭社会层面、工作层面及其他外生因素层面。从个人层面看，受教育程度、

年龄、性别、婚姻、子女数量、户籍属性、健康状况等都是影响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Blundell等，2016；李子联，2020）。从家庭社会层面看，务工距离、入职门槛、住房财富、家庭所

持经济及社会资本等因素也会使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发生改变（宁光杰，2012）。从工作层面看，

工作单位类型、工作经验、工作报酬、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及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也使劳动者的

就业稳定性产生差异（Handel，2015；刘涛和王德政，2021）。另外，工作时间过长以及经常性加班

不仅使劳动者身体受到损伤，而且挤占了其闲暇活动时间，这些因素可能降低劳动者对工作的

满意度，从而不利于其稳定就业（邓彤博和李敏，2021）。工会、各地最低工资政策、解雇机制、

相关劳动权益保护法律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杜鹏程等，2018；靳卫

东等，2022）。

（三）理论分析：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将更加注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从理论层面讲，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能为劳动者提供稳定且安全的收入预期。例如，其可以缓解劳动者在失业或购房等

方面的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保护，这使得其被誉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减震

器”（刘贯春等，2021）。住房公积金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也可能对劳

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质上是职工工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缴存比例和金额通常比较高。专款专用的特殊性使得住房公积金为缴存职工提供了购房

支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视角来看，公积金制度的强制性缴存特征能够

促使用人单位不得不返还劳动者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剩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说明公积金的缴纳能够促使劳动者缓解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资关

系”（吴义东和王先柱，2022）。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具有很强的财富收入分配效应，合理的财富收

入分配也能够对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互助性特征使得住房公积金制度形

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循环机制，其使得缴存职工享有平等的住房权，“住有所居、住

有宜居”能使得劳动者顺利实现“安居乐业”。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项普惠性非基本公

共服务，其能够增强缴存职工的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获得感。因此，住房公积金也能够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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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增强机会公平与“工作粘性”，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1：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从住房层面看，公积金对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有重要意义（王先柱，2020；吴义东等，2023）。

住房是一种价格相对较高的消费品。现有研究表明，对劳动者来说，只有在其具有一定的经济

条件并且能够稳定支付房贷的情况下，购房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李江一，2018）。而住房公积

金是一种专款专用的住房资金，缴存者能够凭借住房公积金提升其偿还房贷的能力（周京奎，

2012）。受传统观念、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住房对劳动者而言具有体现社会经济地位及情

感依托的双重效果（张雅淋等，2022）：一方面，受到“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拥有自有住

房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在居住层面的“后顾之忧”，这将使得他们更有动力和精力投

入所从事岗位中，进而提升就业稳定性；另一方面，劳动者拥有住房能够降低其流动至其他地方

进行工作转换的概率。综上所述，如果劳动者拥有稳定的住房，则可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缴存住房公积金可能通过促进劳动者的购房行为及意愿，提升其拥有住房的概率，

从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从工作层面看，由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是通过现金福利、实物福利、公积金、工资、年终奖

和奖金等综合计算所得，因此劳动者所缴存的公积金也可视为单位所给予的一项延迟性收入，

再加上其免缴个人所得税、低息贷款等优惠机制，缴存公积金为缴存者实现一定的财富储备，

劳动者可以在退休阶段依靠这笔资金用于养老保障。因此，公积金缴存者对其当前所从事单位

的收入满意度可能高于其他群体，这将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根据过程型激励的期

望理论和公平理论，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及劳动者日益增长的获得感及幸福感，劳

动者期望从市场中获得其应有的福利待遇，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感和认同感也取决于通过再分配

来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詹鹏等，2018；邓大松和李芸慧，2019）。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已逐渐成为当前用人单位重要的绩效激励手段，其也能提高生产率（Bellettini和 Ceroni，1999）。

如果劳动者从用人单位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则能显著增强其对所从事工作单

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王红芳等，2019）。更加稳定的工作环境以及更高层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将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因此，住房公积金能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岗位忠诚度

和认同感来实现稳定就业。此外，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公平的薪酬、良好的福利以及个人发展

等能够提升其对工作重要性的感知程度（谢玉华等，2020）。作为个体内在稳定的信念，工作重

要性感知能够对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行为产生作用。依据“心理授权”理论，个体所感知的

工作意义、自我效能等都是“心理授权”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心理授权”程度高的劳动者更

能感受到工作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通常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所从事的岗位。住房公积金

作为用人单位给予职工的一项重要福利待遇，从理论上能提升其对工作重要性及工作意义的感

知程度，这也将减少劳动者在工作中的懈怠情绪，从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具体影响机制

如图 1所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缴存住房公积金可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满意度，从而提高其就业稳定性。

假说 4：缴存住房公积金可能通过增加劳动者对所从事工作单位的忠诚度，从而提高其就

业稳定性。

假说 5：缴存住房公积金可能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工作重要性及工作意义的感知程度，从而

提高其就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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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筛选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6年和 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数据（CLDS）。①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第一，将样本年龄限定为 18岁至 65岁，从而缓

解因样本年龄所可能带来的偏误；第二，由于异常值的存在对最终实证结果可能产生干扰，本文

对样本数据中超过合理范围的连续型指标进行 1% 的缩尾处理；第三，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完整

性，本文剔除了缺失及无效值样本；第四，由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所面向的群体一般为在职职工，

本文剔除了当前劳动力工作状态为“无工作”的样本。样本经处理之后，最终得到 6 958 个观测

值，其中有 776个观测值为追踪样本，6 182个观测值为新增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该指标由劳动者工作“脆弱性”的

逆向处理所得到。由于劳动者工作质量的衡量在理论上缺乏统一标准，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方法

（谢勇，2015；邵敏和武鹏，2019），并结合问卷数据特征，选取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以及劳动者

更换工作偏好、对当前工作满意度来衡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状况。在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归一化

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熵值法测算出一项综合性就业评价指标。将指标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对比

分析，更有利于对不同劳动力群体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本文被解释变量就业稳定性的经济含

义为一种高质量就业的具体体现。由于本文的研究视角为劳动者个人，而现有研究表明，微观

层面的高质量就业主要指劳动者能够实现稳定增长的收入达到相对较高的工作满意程度以及

处于氛围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孔微巍等，2019）。因此，不论是客观维度的更换工作频率还是主

观维度的更换工作偏好、工作满意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是否处于高质量充分就业

的状态中。具体而言，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选取 CLDS问卷数据中“刚刚谈的这份工作，是不是

您的第一份工作”问题的回答，即现在的工作是否为第一份工作。如果被访者回答为“是”，则

将其工作次数设定为 1；如果被访者回答为“否”，则选取“您自工作以来，一共有过几次工作经

历”这一问题中所回答的工作次数，得出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这一指标。一般而言，劳动者更换

工作频率越高，则其就业稳定性越差。劳动者更换工作偏好这一指标通过问卷数据中劳动者现

在的工作、之前的工作或第一次工作是否为主动辞职这几个问题进行设定。如果劳动者在现在

的工作、之前的工作或第一次工作中为主动辞职，则将其视为有更换工作的偏好，将该变量取

值为 1；反之，则没有更换工作的偏好，将其取值设定为 0。在本文样本范围内，约有 14.8%的劳

动者有更换工作的偏好。一般而言，劳动者有更换工作的偏好，则其就业稳定性相对来说低于

吴义东、厉诗辰、王先柱：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吗？

 ①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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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更换工作偏好的劳动者。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这一指标根据 CLDS问卷中劳动者对工

作的满意程度进行赋值。被访者回答选项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

“非常不满意”五种，分别将其赋值为 1、2、3、4和 5。该指标的值越大，则表示劳动者对其工作

满意度越低。在本文样本范围内，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值介于 2和 3之间。一般而言，工作

满意程度能够反映劳动者个体对当前所从事工作状况的心理状态。如果劳动者对其所从事工作

的满意程度较高，则会降低其职业流动倾向，从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者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如果被访者回答缴

纳住房公积金，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 0。在本文样本范围内，约有 14.5%的劳动

者缴纳住房公积金，具体如表 1所示。

3. 控制变量。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及工作层面。其中，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包括劳动者性别、年龄（及其平方项）、受教育程度、户籍属性、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缴纳状况；家庭层面控制

变量包括劳动者家庭成员数量、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年总支出；工作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工作报

酬、工作安全性、工作经验、工作社会网络关系及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在计算劳动者工作

经验时，本文以 6 岁作为学龄标准，计算方式为受访者年龄减去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后再减去 6。
同时，考虑到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本文还以虚拟变量形式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
 
 

表 1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者工作“脆弱性”

（就业稳定性的逆向指标）

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所得指标，根据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

更换工作偏好及工作满意度测算而来
0.099 0.199 0 0.967

工作更换频率 受访者更换工作次数（次） 1.474 1.282 1 18

工作更换偏好 有偏好=1；无偏好=0 0.148 0.355 0 1

工作满意度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一般=3；不太满意=4；非常不满意=5 2.438 0.758 1 5

住房公积金 是=1；否=0 0.145 0.352 0 1

　　注：限于篇幅，省略多个层面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此，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Work_stability)i jt
= α+βHp f i jt +γXi jt +δt + θ j+εi jt （1）

i (Work_stability)i jt

Hp f i jt

δt θ j εi jt

其中，下标 、j、t 分别代表受访劳动者、家庭所在地区及相应调查年份；被解释变量

表示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解释变量 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虚拟变量，这也是文章所

关注的重点；本文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因素，包含个体、家庭和工

作三个层面；为减弱模型中由于数据异方差而对实证结果所带来的偏误影响，对家庭年总收

入、家庭年总支出、工作报酬这三个连续变量取对数；考虑到时间和地区差异可能对劳动者的

就业稳定性产生影响，本文分别引入时间固定效应 以及地区固定效应 ；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基于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有助于提高其就业稳定性，所以验证了假

说 1。收入不足、工作环境恶劣、缺乏相应福利待遇等将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进而不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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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住房公积金不仅能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住房需求保障，而且能为其提供

额外收入来源。此外，缴纳住房公积金往往能够为缴存者带来不可替代的福利效应，提升职工

的幸福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因此，缴纳公积金群体的就业稳定性会高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群

体，本文实证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结论。
 
 

表 2    公积金缴存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1） （2） （3） （4）

住房公积金 0.0205*** 0.0594*** 0.0601*** 0.0567***

（3.2112） （5.6111） （5.6842） （5.3211）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工作层面控制变量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 958 6 958 6 958 6 958

R2 0.231 0.260 0.262 0.265
　　注：限于文章篇幅，此处省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括号内为t值或z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

著，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①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多种策略对住房公积金与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之间

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1. 调整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控制时间与地区双固定效应进行实证

检验，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各地区由于时间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部分进一步采用控制“时

间×地区”的联合固定效应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Moser和 Voena，2012），旨在更加严格地排除随

着时间和地区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表 3列（1）结果表明，在采

用联合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后，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仍然显著

为正。
 
 

表 3    公积金缴存对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调整

固定效应
Probit Logit

是否签订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签订期限

考虑劳动者

年龄影响

（1） （2） （3） （4） （5） （6）

住房公积金 0.0566*** 0.5173*** 0.8813*** 1.6691*** 0.1663** 0.0670***

（5.3257） （6.1006） （5.8259） （4.3504） （1.9738） （5.49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 958 6 958 6 881 1 636 3 012 6 958

R2/Pseudo-R2 0.277 0.291 0.289 0.217 0.295 0.265

吴义东、厉诗辰、王先柱：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吗？

 ① 限于文章篇幅，此处省略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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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换估计方法。将被解释变量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按照平均数进行分类，就业稳定性综合

指数高于平均数的群体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从而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二值虚拟变量，分

别进行 Probit和 Logit模型检验。表 3列（2）和列（3）结果表明，更换模型进行回归后，缴纳住房

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更换测度方式。为缓解本文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本部分通过更换被解

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得到基

本保障，这能够使得雇主与雇员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进而拥有较高的就业稳定

性。同时，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也可能使得就业稳定性存有差异。从理论上看，较长的劳动合同

签订期限能使得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稳固。因此，本部分进一步选取劳动者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所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作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新度量指标（李中建和袁璐

璐，2017）。表 3 列（4）和列（5）结果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

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考虑到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可能会受到其年龄

大小的影响，因此将劳动者更换工作频率的计算方式定义为劳动者更换工作次数除以当前年龄

减去首次务工年龄后的比值。在此基础上通过熵值法重新测算出就业稳定性的综合指标。

表 3列（6）结果表明，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4. 随机抽样。分别采取有放回和无放回的抽样方式从本文样本中随机抽取 30%、50%、

70%的子样本并对其进行估计。根据回归结果，不论是采用有放回抽样方式还是无放回抽样方

式，住房公积金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证明了缴纳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就

业稳定性。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①

住房公积金缴存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样本自选择偏误、遗漏

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从而更好地识

别住房公积金缴存与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工具变量估计。本部分参考 Acemoglu等（2019）、陈选娟和林宏妹（2021）的方法，将样本

按照劳动者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其所在地区三个变量进行分组。首先，将劳动者年龄分为三

组，分别为 45岁以下群体、45岁至 60岁群体、60岁以上群体；其次，按照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分

为三组，分别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组、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学历组、大专及以上学历组；最后按照东

部、中部、西部将劳动者分为三组，共计形成 27 个组群，并计算不同个体所在组群的公积金平

均参保率，从而形成工具变量。选取该工具变量的内在原因是：一方面，根据“同侪效应”理论，

受地方政策、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群体特征会与个体的某一特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同一

群组内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缴存状态是由当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具体政策条例所决定，与单

个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工作转换频率及工作更换偏好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因此，该工具变量

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要求。根据回归结果，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

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这再次证明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本部分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

量检验，这证明该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2. 改变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为进一步论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同时使用 Lewbel（2012）
提出的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能够突破传统工具变量所需满足的外生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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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限制。由于 Lewbel（2012）工具变量法需要满足内生变量对外生变量回归所得残差为异方

差的条件，本文对其进行了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所得残差可以拒绝同方差假设。因此，本

文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工具变量，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放松所选取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条件后，本文的实证结论仍然成立。

3. 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对于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处

理。在第一阶段，本文将劳动者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群组公积金缴存率作

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基准回归中，并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 Probit回归。在第二阶段，通过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加入至计量模型中进行重新回归。根据回

归结果，在第一阶段中，群组公积金缴存率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该

外生变量选择有效；在第二阶段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后，缴纳住房公积金依然能够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就业

稳定性。

4. 遗漏变量强度检验。为避免潜在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进一步进行敏感

性分析，将控制变量中的工作经验作为潜在遗漏变量的对比变量。根据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

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受到遗漏变量强烈干扰的可能性较小。

（四）异质性分析①

1. 基于劳动者个体权利意识的异质性分析。当前，劳动者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个体权利意

识。结合自我决定理论可知，劳动者对其生活自主选择程度的高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工作

行为的发生和持续，即劳动者的自我决定程度将影响其在工作过程中的自由偏好和行为动机

（Ryan和 Deci，2000）。因此，本文区分劳动者个体权利意识高低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以 45岁作

为年龄分界线进行分组讨论。②根据回归结果，对于个体权利意识低的劳动者而言，不论其处于

生命周期的何种阶段，公积金均能显著提升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对于个体权利意识较高的劳动

者而言，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其就业稳定性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传统型劳动者往往具

有较低的个体权利意识，这类群体将更倾向于服从传统标准的规范与要求，公积金所带来的福

利效应也更易使得这类群体对其所从事单位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受儒家文化价值观的

影响，传统型中国居民往往希望拥有住房，而缴纳住房公积金能提高劳动者购房可能性。因此，

公积金能显著提升个体权利意识相对较低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而对于拥有较高个体权利意识

的劳动者而言，其对于工作的选择倾向较少受到其公积金缴纳情况的影响。

2. 基于劳动者家庭经济状况的异质性分析。劳动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产生异质性影

响。本文从劳动者家庭负债及家庭经济收入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吴愈晓等，2015）。根据回归

结果，如果劳动者家庭存有负债，则其就业稳定性将不受公积金缴纳的影响；对于无家庭负债的

劳动者而言，缴存公积金将提升其就业稳定性。负债情况将直接影响家庭经济预算约束，负债

水平越高，家庭经济压力越大，这也会使得劳动者对工资的要求更高，进而使其不断更改工作。

此外，高额负债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在劳动者偿还家庭债务后，他们的剩余资金将

更多地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等生活必需消费。因此，缴存公积金可能不会显著提升其购房动

机及意愿。对有家庭债务的劳动者而言，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其就业稳定性无显著影响。但对于

吴义东、厉诗辰、王先柱：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吗？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

 ② 选取 CLDS 问卷数据中“您觉得您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程度如何？”这一问题，如劳动者所填值为 1，则视为其对生活完全没有选择

权，所填值为 10，则视为有极大的选择权，以该问题的回答作为劳动者个体权利意识的代理变量。此处以该代理变量的平均值作为划分标准，

高于平均值则视为劳动者个体权利意识高，否则视为劳动者个体权利意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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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庭负债的劳动者来说，当其没有家庭所附加的额外压力时，缴纳公积金不仅能够加速其买

房，也能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保障。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受公

积金影响的异质性效应。一般来说，公积金额度是基于缴存者工资基数计算而来，这使得公积

金缴存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关联性。对于中高收入劳动者而言，公积金所能带来

的满意度更大；对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公积金缴存对于提高其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效果较小。因

此，缴纳公积金更有助于提升中高收入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而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

则无明显效应。

3. 基于性别与住房产权、行业技能类型的异质性分析。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元

素，居住和工作是密不可分且相互联系的（Henley，1998）。此外，性别差异也将使得男性与女性

在面临外部工作环境变化时有不同的反应（汪前元等，2022）。因此，本部分基于劳动者性别及

有无住房产权视角，探讨住房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异质性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缴纳

住房公积金对有住房产权的男性劳动者、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均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住

房公积金凭借其低息贷款的模式，为劳动者买房提供重要保障。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劳动者而

言，其在短期内可能有债务，再加上劳动者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风险的考量以及预防性储蓄动

机等因素，住房公积金对其就非常重要，公积金的缴纳能为有住房产权的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

的专用住房债务还款基金。因此，缴纳公积金能显著提升有住房产权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而

对于无住房产权的劳动者而言，其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对于无住房产权的女性劳动者而言，缴

纳住房公积金也有助于提升其就业稳定性。其内在机理可能是：女性拥有独立住房是其独立意

识与自我意识的重要体现。缴纳住房公积金为无住房产权的女性劳动者提供了购房可能性。作

为一项长期、持续且稳定的保障性资金，公积金无疑是能提升女性阶层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因

此，对于无住房产权的女性劳动者而言，缴纳住房公积金也有助于提升其就业稳定性。

本文进一步考察是否缴纳公积金对不同工作行业类型的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差异。

结合已有文献概念（陈贵富等，2022）和 CLDS 问卷数据，将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高的行业定

义为技能密集型行业，将其他行业定义为非技能密集型行业，由此展开异质性探讨。①根据回归

结果，缴纳公积金有助于提升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而对于非技能密集型行业

的劳动者则无显著影响。

（五）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文章结论进行机制探讨。从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可知，缴存公积金有助于提升

劳动者的收入满意度。根据表 4 列（1）结果，缴纳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满意度，

所以验证了假说 3。收入是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劳动者的工作流动往往是为了

获取更高的收入报酬和福利待遇。因此，如果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则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会提

升，其改变工作的概率也会降低，即较高的收入满意度能使得劳动者保持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

（Nerkar 等，1996）。另外，本文将样本细分为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结果如表 4 列（2）和

列（3）所示。可以发现，缴存公积金能显著提升中高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满意度，而对低收入劳动

者的提升效应则并不明显，这也可以证明异质性分析的结论。公积金与职工工资薪酬的高度关

联性使得低收入劳动者所能缴存的公积金较少，并且对于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其依靠自身收入

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较大，公积金所能发挥的效果不明显。此时公积金作为一项强制性储蓄资

  2024 年第 12 期

 ① 具体而言，本文的技能密集型行业为制造、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体育和社会福

利、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党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这几个行业，其他行业定义为非技能密集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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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不会提升低收入劳动者的

收入满意度。
 
 

表 4    公积金缴存对收入满意度、工作重要性感知、购房行为的影响

收入满意度 工作重要性 购房行为

全样本 低收入群体 中高收入群体 全样本 全样本 剔除可能存在干扰样本

（1） （2） （3） （4） （5） （6）

住房公积金 0.1334* −0.0821 0.1364* 0.1610** 0.3235*** 0.4605***

（1.7224） （−0.2629） （1.7046） （1.9759） （3.6784） （4.34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 958 2049 4 909 6 958 6 958 4 590

Pseudo R2 0.112 0.145 0.094 0.260 0.067 0.069
 

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升劳动者对工作重要性的感知程度，回归结果如表 4 列（4）所示。列

（4）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也能显著提升劳动者对工作重要性的感知程度，由此验证了假说 5。

劳动者的离职倾向与工作满意度和其所感知的工作重要性有密切的联系（Lam等，2001）。如果

劳动者感觉其自身工作的重要程度较高，他们将更可能拥有较为稳定且正面的工作价值观，进

而对他们的工作态度与工作行为产生影响。劳动者对工作重要程度具有清晰认知，通常会积极

地投入工作（李燕萍和侯烜方，2012）。因此，缴存住房公积金能通过提升劳动者对工作重要性

的感知程度，进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从住房层面看，缴存住房公积金也可能通过提升劳动者的购房行为，进而发挥稳就业效

应。因此，本文以是否存在住房债务作为衡量劳动者购房行为动机的代理变量，结果如表 4 列

（5）所示。可以看出，缴存公积金将显著提升劳动者的购房动机，所以验证了假说 2。公积金的

专款专用特征可以减少劳动者每月所需承担的房贷压力，这使得他们不愿意承受工作搜寻成本

和转换成本，进而能保持较高的就业稳定性。同时，如果劳动者有购房行为，则其拥有自有住房

的概率也会提高。自有住房将通过减少劳动者发生工作流动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其就业稳定性

（刘斌和张翔，2021）。如果劳动者拥有住房，则能显著增强其工作满意度，提升其就业稳定性

（刘斌和张安全，2021）。另外，部分劳动者如果有住房债务时，其会选择更好的就业机会或同时

兼职多份工作。因此，为避免这些样本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本文剔除这些群体。①结果如表 4

列（6）所示，可以发现在剔除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的样本后，公积金缴存仍然能够提升劳动

者的购房行为和意愿。

（六）进一步讨论②

通常而言，劳动者与所从事单位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公平关系是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交换

关系。公积金作为提升劳动者工作福利待遇的重要项目，能降低这一公平关系产生过程中所发

生的偏离程度，此时劳动者将更容易对其所从事工作的组织和领域有正向的情绪体验，即更易

产生岗位认同感和忠诚度，更高的岗位认同感将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一般而言，自愿加

班的劳动者往往对其所从事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并且他们对工作环境的认同感会高于其他群

吴义东、厉诗辰、王先柱：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吗？

 ① 劳动者追寻更好的工作机会往往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故此处剔除收入满意度偏低的样本。

 ②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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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此，本文选取问卷数据中“您在目前工作单位的加班是自愿的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衡

量劳动者岗位忠诚度的代理变量。根据回归结果，缴纳公积金能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岗位忠诚

度，假说 4得以验证。

本文基于劳动者年龄及户籍类型对该效应进一步展开异质性分析。根据回归结果，缴存公

积金将提升 45岁及以下、农业户籍劳动者的岗位忠诚度。有研究表明，居民的住房状况与个体

生命历程联系紧密，住房拥有率将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态势，这一上升态势到劳动

者退休前才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吴开泽和魏万青，2018），当劳动者年龄超过 65 岁时，住房

拥有率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Chiuri和 Jappelli，2010），这被称为住房的“年龄阶梯”。受

传统观念影响，年龄偏低群体更可能面临较大的购房压力（张雅淋等，2022）。公积金的缴存能

为劳动者提供低息贷款，而 45 岁及以下劳动者对公积金的依赖程度会高于 45 岁以上劳动者。

因此，公积金的缴存能提升这类群体的岗位认同感，进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从户籍类型层面看，公积金的缴存能提升农业户籍劳动者的岗位忠诚度。对于农业户籍劳

动者而言，住房公积金对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住房保障的作用，更是其与非农业户籍人口

享有同等住房权的权利保障。缴存住房公积金能提高农业户籍劳动者的心理预期，使得他们具

有“主人翁”意识（祝仲坤，2023）。因此，公积金制度所发挥的身份认同效应与岗位认同感在农

业户籍劳动者中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探讨公积金缴存对不同程度超时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

响效应。①根据回归结果，缴纳公积金能显著提升标准时长劳动、适度超时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性，而对重度超时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无明显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 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研究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

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会显著提升其就业稳定性，产生这种影响的

可能机制为工作层面的收入效应、岗位认同效应、工作价值观效应以及住房层面的“安居效

应”。同时，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将会因个体、家庭或工作行业类型等特征不同而

存在差异：个体权利意识较低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对公积金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而个体权利意

识较高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将不会受到是否缴纳公积金的影响；家庭无外债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性对缴纳公积金的敏感程度高于家庭有外债劳动者；公积金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在

中高收入家庭中更为明显；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将更可能受到缴纳公积金的影

响。此外，公积金的缴纳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对于工作时间为标准时长及

适度超时劳动者而言，其就业稳定性因为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提高，然而对重度超时劳动者而言，

这种效应并不存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从住房层面看，应继续改革和完善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增强制度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应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灵活就业人员、农业转移人口等群体加入公积金制度的保障范围

内，提升这类群体的获得感，从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应对公积金制度使用方式进行改革，

持续加大住房公积金对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由此提升处于弱势地位群体使用住房公积金的

可能性。同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中结余资金的运营方式，不断提

升公积金制度的保值增值能力，促进公积金缴存者的收入满意度。此外，还应当建立针对收入

  2024 年第 12 期

 ① 此处将每周工作时间未超过 44小时的群体定义为标准时长劳动群体，将延长工作时间但每日延长工作时间未超过三小时的群体定义

为适度超时劳动群体，将延长工作时间但每日延长工作时间超过三小时的群体定义为重度超时劳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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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对较低劳动者的差异化收入补贴机制，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住房补贴或税收减免，由

此使得这类群体也能享受公积金所能发挥的制度红利，进而实现稳就业目标。

从就业层面看，应多措并举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稳定性。政府可以开展职业教育

培训及技能培训来提升劳动者自身就业竞争力。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应当发挥好统筹监督作用，

如对相关培训政策的拟定、经费保障以及培训效果等进行全流程的监督与管理。同时，还应当

不断完善劳动者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提供求职决策咨询服务，对于部分收入水平较低的

劳动者而言，应加大这类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帮助其提升薪资报酬。此外，用人单

位还应当注重管理方式的变革，增强受雇群体对于工作的自由支配程度，通过赋予劳动者更为

灵活的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景，由此提升劳动者的报酬满意度，进而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劳

动者也需要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从而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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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Worker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Wu Yidong1，2,  Li Shichen1,  Wang Xianzhu1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China)

Summary:  Realiz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us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

ity.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can enhance

worker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nd provide depositors with bottom-line protection.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in 2016 and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

pa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work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workers, and its impact path may have

two levels: One of them is the income effect, job identity effect, and job value effect at the work level; and the

other is the guarantee effect of tenure rights at the housing lev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workers

with low awareness of individual rights, no external debt in their family, middle and high income, and skill-in-

tensive industries. Meanwhile, in terms of gender and housing ownership, the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effe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s not significant for male workers without housing ownership.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ople’s well-be-

ing and workers’ sense of gain, it profoundly implements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afeguarding workers’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Second, supported by

classical theories,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and employment sta-

bility from the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This can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nsights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guar-

anteeing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s further improving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Third, it fur-

ther reveals the impa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system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workers with dif-

ferent degrees of overtime work, making the conclusions more oriented to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employment stability； quality of employment； job satisfaction；

 overtime work （责任编辑　顾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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